【如正式引用，须自行核实】
潘三红主任药师的口述校史
学生记者  梁丽欣  林  培
一、采访时间

2011年5月10日。
二、采访地点

广州中医药大学三元里校区。
三、人物简介
潘三红，女，1941年2月出生，江苏省武进人；1964年9月在南京中医学院毕业后分配来我校工作，2000年9月从我校中药学院主任药师（教授）岗位上退休。
四、采访记录
记：请问潘老师是什么时候来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当时是来上学还是来工作？

述：我当时是1964年分配到这里来工作，是毕业于南京中医学院的，现在也改成南京中医药大学，我们那学校开办的就比较早一点，1960年中药系第一批招生，我也是第一届的。
记：那您是刚过来就当老师的吗？

述：是啊，当时和我一起从南京中医学院分配过来的有5个人，两个去了研究所，一个去了省中医，佛山卫生局一个，我就在广州中医药大学。

—1—
记：我们学校给您的初始印象是怎么样的？

述：哎呀，学校当时是很荒凉的，像这里（三元里校区）那时候是很少有建筑的（老师指了指周边的建筑物）！就我们中医药大学外面全居住着农民，这里一直到越秀公园全是农田，四处都是很泥泞的路，不像现在这么繁荣。原来我们学校的位置其实规划得很大的，像现在的雕塑公园的半边山也是我们学校的，不过那时都是荒山。当时学校只有一栋教学楼（老师指着对面的建筑），前面的这个图书馆，一栋实验楼，还有一座宿舍楼，也就是一些很简陋的楼房而已，完全不能和现在的建筑相提并论。不过现在实验楼已经拆啦，我记得我们还有参与过挖防空洞呢。你们看现在建了多少房子，学校也规格化多了，到处都是高楼林立，荒山变城市。总的来说，这四十几年间，不管是我们学校还是学校周边的环境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刚进这学校，当时为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全国大学生都要到农村锻炼一年，我也就被派下乡搞“四清”了。
记：当年“四清”您到农村生活，当时的条件与生活是怎样的，是不是很辛苦？

述：那时候日子虽然很辛苦，不过我们却感觉过得很充实。那时候的我们都住在农民家里，你个人的生活好不好就看你所居住的农民的生活如何。如果你所居住的农民生活条件是比较好的，那么，你的生活就好点；如果你所居住的农民生活条件是比较差的，你的生活条件就比较差。好像有年夏天，我们“四清”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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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工作队员，因为吃饭没什么菜，就私自买了几块腐乳，可是后来被人知道了，就大会批评，小会检讨。（这么严重？）对，因为当时是要求“三同”。所谓“三同”就是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既然人家农民能吃，为什么你就不能呢？而对于我自己，印象最深的是吃芋头的苗。我住的那家农民，直接把芋头苗生腌后食用，而且我们也没有白饭吃。哪像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啊，学校都会提供给我们每月13.5元伙食费。两餐的大米饭，午餐、晚餐。早上就是稀饭、馒头、包子之类的。而我的家乡在江苏，一个被称为鱼米之乡的地方，肯定每餐都有白饭吃，什么菜都有。怎么知道来到这里，吃的都是番薯。那些番薯还被农民刨成丝，然后用水把淀粉洗出来，淀粉沉淀下来后，就拿到街上去卖，卖了钱农民就用来补贴家用。剩下的番薯渣就晒干，我们吃的就是这些番薯渣。 淀粉被洗去了，而且煮的时候水又多，番薯又放的比较少，而且沉在锅底，人往锅里一看，水清得像面镜子。所以当时工作队员在背后经常偷偷的议论：每天洪湖水浪打浪，餐餐照镜子。
记：“四清”时学校有停课吗？

述：“四清”时，学校没有停课，那时只是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下乡搞“四清”，这对学校没什么影响，学校还是正常招生的。不过到了“文革”时，影响就扩大到整个学校。
记：那“文革命对于你们都有些什么影响呢？

述：唉……（老师长叹道）当时啊，我们老师都下乡啦，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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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下“四清”回来就“文化大革命”了。由于我们都刚来，对这边情况不怎么了解，当时学校就停课，学生离开学校到各地串联，而武斗就紧接着开始了。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真的觉得好可怕。我曾在珠江边市总工会处，看到两派都藏身在两栋大楼里，然后互相开枪，这些都是一些工人和学生参与的。不开枪时，解放军手上拿着毛主席语录，走到两派之间的街道上，大声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一开枪，解放军就被迫退到一边，等枪声一停，他们又拿着毛主席语录出来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心惊胆战。
记：“文革”的时候，老师们都去做了什么？

述：停课了被分派到南雄、三水，进行劳动改造干一些农活：养猪、种田；而学生就到各地串联。不过我去的时间相对是比较短的，一年多后就回来开学了，而有的老师在乡下改造了很多年！
记：老师，您初来的时候，学校的老师都是统一分配的吗？

述：当时我是全国统一分配到广州中医学院（现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那时候我是大学本科毕业生，而那时研究生比较少，因为在1978年，国家才开始全国招考研究生。那时候本来我也很想去报考研究生的，但是我已经有两个孩子，所以就放弃了。后来我的爱人报考，而他也考到了北京中医研究院做研究生。不过那时我真的很想读书，很想能继续学习下去。（没报考后悔吗?）没办法的，假如我也考，那家里还有谁照顾孩子？怪只能怪“文化大革命”浪费了我们十几年进修的时间，虽然想学，但也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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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多点知识对自己就是有好处，毕竟知识学到了，别人抢也抢不走，我现在也一直在学习。活到老，学到老。知识很重要的，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所以，你们都要好好学习，能学多少就学多少。
记：最开始我们学校有哪些学院，各自都有些什么专业呢？

述：我们学校是1956年开办的，我分配来时是在中药方剂教研室，当时主要任中医、针灸专业学生的中药学教学，及兼中药炮制的实验课。一直到1984年才开始成立中药系，创建之初也就只有一个专业，然后我就调到中药系中药炮制教研室。我主要负责中药炮制教学和实验。“文化大革命”复课的时候，学校还开办了大规模的培训班。
记：那时既然专业都很少，想必每个专业的老师也很少吧？

述：其实就我个人而言，对于外界是很少关注的，不过我知道的我们中药学院就只有几十个人吧。临床医学院的教师相对我们中药学院要多一些。
记：您说过您在我们学校任教过很多科，需要你们一边进修一边任教吗？

述：没有，那时候我们没有进修的机会，更没有多余时间去进修。那时候要上中药，还要上其他科目，一年不知道要上多少课，根本没有时间去进修。后来我当上中药炮制教研室主任后，学生更不知有多少，况且那时候学校老师也不够，完全没有时间去进修。而现在的老师，如果你想要晋升，就需要进修。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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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个，我们这一辈的人也没这个条件，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们个人晋升都很慢，我都是退休前才晋升到教授，没过多久，就退休下来了，文革十几年，我们青春就白白浪费了十几年。
记：作为我校第一次教代会暨第四次工代会的委员，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述：有吗？我是吗？不过我记得我是分房领导小组成员，做了10年，是中药学院派出去的代表，是为教师争取房子的。当时因为敢说话，为很多老师解决了他们的难题。也正是因为我敢说话，所以有很多其他老师找我帮忙。最典型的是一个28岁的女孩，是我们学校卫生所的，因为当时只能男方能分到房子，而那女孩对象是在工厂工作的，分不到房子，又恰逢那时房子有剩余，所以我就帮她申请房子，当时全组人都反对，只有我一个帮她说话。要知道在那个年代28岁已经是高龄青年，如果没有房子，他们的婚姻就很艰难，幸好最后我还是帮她申请到了。
记：老师，你是当时卫生所的医生吗？

述：不是，我只是一个教师，没当过医生，只是单纯的一个教药的老师，卫生所是在学校里专门为老师和同学看病的。因为当时在外面看病费用很高，而在学校卫生所取药费用比较低，因为在职人员到卫生所拿药只需付10%的药钱，其余的学校报销。而在外面医院看病是先要申请，申请后学校帮你报销80%，你自己付20%。不过因为医院的药与学校卫生所的药是一样的，但医院的药价高，这样，报销起来学校的负担就很大，所以都鼓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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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到卫生所去。就好比现在你们在饭堂吃饭，饭堂的饭比外面的价格低，因为饭堂的饭菜是不用收税的，我们5块钱的饭要比外面的好得多，所以啊，现在，外面很多的人都混进学校的饭堂吃饭。
记：那时的学生与我们现在的学生又有什么不同？

述：那时的学生是很纯真的，也很刻苦，每天背方剂，中药什么的，背得嘴唇都发麻。现在的学生好像都没有这么刻苦，不过可能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学生都比较聪明，与以前的学生相比，现在的学生都不愿意死记硬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教学方式逐年逐年的也在改变，像我在任教期间，曾经中药炮制教研组也有尝试过一种有奖竞答式的教学模式，就像王小丫主持的《开心辞典》的那种模式。学生们都有很高的热情，每次听到说要这样上课，他们都会很积极地去准备,不仅学习到知识而且还是从内心里自愿的学习。但由于当时经费问题和学时不足，所以这种教学方式只试验了一两次。那时因为社团活动少，同学们都积极认真的刻苦学习。即使是这样，学校、各个系别都有相关的文艺晚会，像庆祝国庆、校庆、院庆的晚会，以此来丰富学生的大学生活。同时还有老师，学生共同表演唱歌、跳舞之类的节目，师生关系特别融洽、亲密。后来由于“四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使得这些活动失去了先前的活力。
记：开始复课以后，开展教学应该很困难吧，老师可以讲讲哪些方面是令您印象很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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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中药系成立不久，广东省中医药管理局要求编写培训班教材,于是我就组织我们教研室老师编写《中药炮制学》，我为主编人员，此书是专门给药材公司、药检所、药店、医院、药房和仓库等人员进修、培训用的。后来我又参与全国统一教材的编写，任副主编及《中药炮制学参考书》的主编一职，供本科、研究生参考。
记：老师是教中药炮制的，您认为这门课难学吗？

述：不难学，对于学生来说基本上没有特别难的地方，它本身也不难学。我们老师也会用一些与时俱进的科学方法来让学生更好的理解这门课，如在上实验课时，用小白鼠验证炮制方法的科学性。
记：在您任教期间，学校实验室是如何发展的？

述：中药炮制是1984年创立的，那时我担任教研室实验室的负责人，整个实验室从创建一直到后来都是我一手操办的。其实申请这个实验室我也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的，每次去申请购买新仪器的时候几乎都跑断了腿，也不是领导不愿意，只是由于学校经费真的是很紧张。但中药炮制是肯定要有实验室的，这样才能很形象的传授学生炒、蒸、煮、煅等方法，然后又用现代科学来证明这些方法的有效性。实验室仪器发展最有代表的是加热装置，最初是炭炉，很不方便，接着又是电炉，但温度又不好控制，最后就是煤气炉，既干净又好控制火候。
记：老师教学这么多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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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过了这么多年，好像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因为我一直都只是在教书，很简单的，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接触最多的就是学生，平常多关心关心学生身体上的、心理上的健康问题，特别是有很多外地的学生是需要我们老师多费心的，这一点我是很有同感的，毕竟我也是从江苏来的嘛。此外，在我教学生涯中最令我高兴的就是那次全校性的教学评估，当时我得了最高分94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件事情是学校对我教学的一种肯定，我十分开心。
记：现在毕业后都是学生自己找工作，以前应该是分配的吧？

述：是的，以前我教书的时候学生毕业都是学校分配的，快到毕业的时候，那些医院、学校、药店、药厂都争着来我们学校要学生，最好的学生就分配到省中医，附院、研究所和药检所。
记：现在很多大学生都觉得专业与工作一般不对口，因而也没有那么重视自己的专业。

述：这大部分都是学生自己造成的。一是学生不爱自己的专业，因为不爱自己的专业，出来工作时肯定会找别的行业去。二是这个专业不赚钱，就会另找赚钱的专业去做，而这又是社会造成的，也不能说这是学生的错，更不能说是这个专业不好，比如现在还是有博士后的在搞《中药炮制》这个专业的。还有，现在那些大型的饮片厂，为扩大自己本厂的荣誉，也会聘请大学生过去任职的，比如普宁饮片厂，专门有个博士后站，聘请博士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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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物。
记：老师，您觉得我们在校的大学生现在应该怎样为自己以后的工作做好准备？

述：我认为专业知识还是应该好好学，不管它与你将来的工作是否挂钩。如果万一做回本专业的工作，你现在不好好学，学习只是应付式的，只为拿个毕业证，事实上自己什么都不懂，那也是不行的。相反，只要你好好地学，把知识学到了，学好了，以后工作时，如果是从事本专业工作的，那心里也会有底。学生在学生时期学习还是最重要的，因为知识学到了谁也抢不走，更是不会浪费你求学这几年的青春。
就好像我自己，1964年我刚来这个学校的时候，学校是没有中药系的，后来成立了中药系，学校把我分配任教中药。当年我读书的时候，《中药》是一门基础课，《中药炮制》，《中药制剂》，《中药化学》是专业课，如果当初我只把专业课学好，没有把基础课学好，那么那时让我任教中药，这不是很困难吗？要知道这个社会变化很快，也很复杂，什么事都是不可预料的，所以只好在学生时期把每科知识学好，把每个课都学好，以后工作，只要你对这个行业的内涵都有一定的了解，那什么都不必怕。
至于你们将来毕业了，出去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那很难说，有心学习的，可以继续留在学校就读硕士、博士研究生，也可以当老师，做科研人员。或者也可以到医院当药师，到药房，到药厂、饮片厂做药剂，什么都可以。现在的你们能选择的工作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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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也很自由，不像我们那个年代，国家规定你去哪里就去那里，没得选择。
记：老师，你后悔被分配到这件学校来吗？

述：没有，没有后悔。我们这辈人都很纯真的，虽然是国家分配的工作，可是我们也从来没有怨言。记得刚来这里的时候曾给家人写过信，说广州的天气很热，不过人情很冷，只要你是用普通话跟她们沟通，她们就会说“唔知啊”（意为：不知道），然后就不理睬你。不像我们那边，无论你说的是什么语言，我们那边的人都会很热情的回答。两边的人不一样，可能是这里的人跟天气一样，都很烦躁（笑）。
记：那时候老师上课是说普通话的吗？

述：都是用普通话的。我们学校是全国招生，学生是来自全国各地。而且那时候，全国规定教师都是讲普通话的。所以那些老教授、老教师就算不会讲普通话，但也要硬着头皮讲普通话。我告诉你们，还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刻。刚来时，第一次中药方剂教研室开会，然后每一个老师发言，都是用广州话，他们说的话，我只听懂了一句。因为那句跟我们家乡话的发音是一样的，就听懂了这句（笑），其他的我都听不懂。所以最后我就有意见了，对他们说：“你们说的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就不发言了。”
记：听我们老师说，那时候你们很多读中医的都不明白中医是什么？

述：那时候高中你能懂什么，什么都不懂。高中时，我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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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电影——《年轻一代》而想报考地质学。电影里面的主角是地质勘测队的，他们满山遍地地找矿，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一直希望自己以后工作能到处转、满山跑。后来知道学中药的也是满山遍野地跑，所以也行！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有点野，没办法。
记：老师，当您知道被中医学院录取时，会不会很失望？

述：不失望，没这个概念，我这个人很随意，也很开心，反正有大学上，能上大学就觉得很好了。
记：谢谢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让我们从中受到很大教育！

五、采访后记

潘三红老师，从我们联络她，与她说明采访的事宜一直到整个采访工作结束，整个过程她对我们都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和蔼可亲。与她相处的时间虽然不长，可是她给我们的印象却特别深刻。因为她无论做事、做人都是那么的平和，因为她是那么喜欢平淡，不慕名利。即使生活过得平凡，但只要自己过得舒坦，过的开心，她就满足。

还记得第一次与潘老师见面时，第一眼就感觉她特别年轻，询问老师保持年轻的方法，她就对我们说，放平自己的心态，不过分计较自己得失，保持心情舒畅，然后有空就多做运动，这就是她保持年轻的秘方。而在采访结束临走前，潘老师还特意送了我们一份礼物，这礼物是老师母亲留给老师的，老师就是凭着这份礼物生活，凭着这份礼物做人——“闲事莫理，安于本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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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工作”；“遇到什么事，老实人不要欺负他，凶的人也不要怕他”。“以人为善，多看别人的优点，别去在意人家的缺点”；“人生在世，只有心态好，人才年轻，才活得更开心”。如此珍贵的礼物，在这写下，希望各位都能受用终生。
    （注：该采访组获得2011年“口述校史”活动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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